五保村为何不“保”

主持人：统计显示，预计到今年底，广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20%以上，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广西成为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较早、老年人口较多的省区之一。在面临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的同时，曾经的全国养老典范——贺州市五保村迎来大规模关停潮，关停率超过八成。五保村为何不“保”？关停后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广西台记者梁鋆、吴霰、罗妍的报道：

（记者走进灵峰五保村脚步声，压混）

冬日午后，记者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来到贺州市八步区灵峰五保村。锈迹斑斑的铁门虚掩着，院子里植被肆意生长，低矮的平房门窗破损、墙体斑驳脱落、屋顶满是藤蔓……很难想象，十多年前，这里曾充满着老人们的欢声笑语。

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镇灵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邓伟鸿：

（出录音）“原来三个村的老人一起都住在这里，房间都住满的。重阳节心连心志愿服务队来这里慰问，民政办也有慰问，还是比较热闹。”（录音完）

今年72岁的莫石枚是第一批入住、最后一批搬出灵峰五保村的老人，他的回忆里满是复杂情绪：

（出录音）“（五保村）住好多年了，一个人一个房，有米吃，有菜、有油，衣服（也）有。”

记者：“当时和你一起住的有多少人啊？”

莫石枚：“9个啊！”

记者：“在（五保村）里面什么时候最热闹？”

莫石枚：“过节买猪肉啰、杀鸡，开心！”（录音完）

邓伟鸿和莫石枚的回忆，勾勒出贺州市五保村曾经的光辉岁月。时间回到2003年，贺州市首创“五保村”模式：通过多方筹资建村、依村而建，实现“离家不离村”，以明确的粮油生活费标准保障基本生活，规划集中供养9700多名五保户。此后，贺州市相继建成721个五保村，“五保村”模式成为全市农村五保供养的主要形式。2004年9月，民政部在贺州召开现场会议，肯定五保村建设是五保供养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和创新。2013年，广西又按每个点补贴6万元的标准，启动农村幸福院建设，通过整合五保村、村老年协会等社会资源，优化农村养老服务。

然而，记者不久前在贺州市八步区、钟山县多个五保村和幸福院走访发现，大部分房屋年久失修，设施简陋，有的早已人去楼空，有的建成即空置。

在钟山县石龙镇六田幸福院，14间住房仅住有5名老人。在老旧的房间里，69岁的钟建洪指着天花板告诉记者：

（出录音）“漏雨啊。”

记者：“有吗？”

钟建洪：“有的啵。你看一下，这个房间漏水5年啦。”

记者：“是村委帮补的是吗？”

钟建洪：“我自己补的。”（录音完）

而在贺州市八步区步头镇保塘村五保村，2012年花费十几万元建成的两层小楼，10间住房至今零入住。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黄亚木：

（出录音）“五保户不愿意来这里住，建设好动员他过来住的时候，亲戚不给他来住。”

记者：“住得分散吗？”

黄亚木：“分散，道路也不方便，还是泥路，摩托车都难走的，跟村委的距离也是很远，有十几公里哦。”（录音完）

重建设轻管理、选址不合理、服务跟不上，有的甚至零入住……面对日渐衰败的现实，从2024年起，贺州市对入住不足5人的五保村和幸福院原则上关停移交处理，入住5人及以上的保留维修继续使用。截至今年9月，贺州市675个五保村和幸福院，有551个已经关停，关停率高达81.6%。

黄亚木的一番话，道出了五保村关停的无奈。

（出录音）
记者1：“一直没有民政（部门）管理啊？”

黄亚木：“没有。都没来跟我们说过，这么多年。”

记者2：“后期怎么维护，资金给你们配套或者人员配套也没有？”

黄亚木：“没有。”

记者2：“你们村里有什么计划吗？” 

黄亚木：“没有。维修也是我们村里自己出钱了。”

记者2：“所以只是给了专项资金让你们建楼，剩下的他们都没有再来问过，或者调研看入住率怎么样？”

黄亚木：“没有。我们去反映也没有用。”（录音完）

没人问、没人管、没有钱、没人手，四个“没有”成为五保村关停的真实写照。可即便是大部分关停，少数留用的修葺一新，五保村和幸福院的入住率也依然低得可怜。贺州市人民政府官方信息显示，目前，全市五保村和幸福院入住率仅为18.4%。

钟山县回龙镇泉岭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世家：
（出录音）“大概投入10万块钱，我们下泉幸福院改造以后建立了长者饭堂，还有室内外装修、厕所这一方面的硬化。我们有两个人是专门管护（幸福院），聘请他们来我们这里做卫生、协助买菜。”

记者：“现在住的人数增多了？”

董世家：“人数（跟改造前）都差不多。”（录音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人的养老需求已从“保基本”向“医养结合、精神慰藉”升级，但始建于本世纪初的五保村，设施老化、功能单一、专业人才匮乏，根本无法满足当下的需求。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指向资金缺口。长期以来，五保村缺乏可持续运行机制，只能依赖财政输血。对此，当地民政部门希望将零星分散居住的老人集中到条件更好的养老机构，实现居住条件和资金支出的“两全其美”。钟山县民政局局长赵明锋算了一笔账：

（出录音）“如果提升改造一个五保村花个20万（元），就两个人在里面住，还是花大力气动员他去好的地方住，可能会对财政的负担会稍微小一点。”（录音完）

一边是难以为继被迫关停，一边是改造升级后老人不买账，贺州市五保村和幸福院的整治似乎陷入了死循环，卷不赢也躺不平。

如何让五保村和幸福院的运行开启另一种可能？

自治区党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授韦宇红表示，关键是要以老人需求为核心，因地制宜地“改造提升一批、维修使用一批、转型发展一批”。

（出录音）“‘留用一批’也要考虑需求，这些老年人愿不愿意继续在这里集中养老。‘改造一批’就是对那些面积比较大的、需求又比较集中的，除了特困老人，附近其他老年人也愿意来的，可以改扩建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一批’就是老人不愿意来住的，改造为老年活动中心。”（录音完）
在解决资金缺口、提升服务满足老人需求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五保村和幸福院可以适度扩大服务范围，向有子女但无力照料的老人开放，以规模效应摊薄运营成本；引入专业机构承接养老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专业性。此外，采取“互助养老”“以院养院”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子。

（出录音）“整体上我们还是要尊重村民的选择，通过多元化的一个供养的模式。（比如）采取积分制，身体比较好的，提供服务给80（岁）的（老人）。你提供给高龄的人服务，我把你的服务的时间积累下来，你将来需要别人服务的时候，我可以对等地（服务），（就像）‘时间银行’一样。”（录音完）

在破解难题的路上，贺州市也在探索：对五保村和幸福院进行分类处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设置村级养老协管员、“养老服务员”等公益性岗位；推动医养服务深度结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进入五保村和幸福院，让老人们看病不用跑远路，实现有入住意愿的，100%集中供养。钟山县社会养老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冼玉兰：

（出录音）“我们义不容辞往这一块工作去推进。今后肯定医养结合是大势所趋，上级也会注重医养结合这一块。”（录音完）

2024年12月30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印发，提出了“因地制宜扩大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养老服务”“引导城市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等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举措。

自治区党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授韦宇红表示，贺州市五保村和幸福院的大规模关停，并非集中养老模式的“过时”，而是农村养老需求升级与服务供给脱节后的必然结果。五保村和幸福院未来的转型，要契合国家养老服务改革方向，更加注重在“精准”上下功夫。

（出录音）“把资金精准地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包括养老机构的布局、布点，还有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的供应，让特困老人优先享受到基本养老服务。我们（广西）作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在养老服务的体系上面把它精准化。”（录音完）

